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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这
个年龄，能够将自己的剪纸作品推
广给大家，我不求名，不求卖钱，剪
纸是我的一种爱好……”彭广素站
在开幕式上说道，这一刻是彭广素
老人最欣慰的一天。

在彭广素老人的回忆里，经历
了两个世纪的爱情，她与89岁老伴
张德是在花甲之年重组的两个家
庭。

两对老人在之前都是很好的
朋友，彭广素老人的丈夫与张德，
在抗美援朝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而自己在宣汉食品公司退休之
前与张德的妻子既是同事，也是好
友。

1996年，张德的妻子因病去
世，1997年，彭广素的丈夫因患肺
癌逝世，剩下两位老人。二老经过
熟人撮合，便相守在一起，到今天
已经过了十八年，也就是在这十八
年里，两位老人创作出了上百幅优
秀的剪纸作品。

十多年前，正在参加老年大学
的彭广素偶然接触到剪纸，从那以
后便对这门传统技艺的热爱一发
不可收。

两位老人在家中先是用一些
废旧报纸来练习，张德画，彭广素
来剪；慢慢的，剪纸便成了两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

基于对剪纸的热爱，久而久

之，心灵手巧的彭广素和张德创
作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一
张纸在她手里很快就能变成一个
个生动的造型，许许多多的人
物、动物形象随她手中飞舞的剪
刀变得活灵活现。

两位老人将自己的作品赠给
乡邻、子女，也接待一些想要学习
剪纸的爱好者们……两位老人忙
的不亦乐乎。

“大部分作品都是我们两个人
合作，他去市场选完材，画上去，我
来剪，等于是我们两个人在创作。”
彭广素和老伴对记者说。

“他们要花钱来买我的作品，
一幅几百甚至上千，我都是送，不
收钱，这就是一种爱好，不为挣
钱。”

在彭广素老人的作品里，有时
代伟人，也有戏曲人物。林鸟花
卉，草虫鱼兽，和很多吉祥和谐的
图案，它们生动传神跃然纸上。

这些作品中不仅线条自然，而
物象特征也富有节奏感。作品里
传达了大巴山人民对吉祥、幸福的
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两位老人已经成为了宣汉的
名人，也受到乡邻们的喜爱。一些
只要肯来学习剪纸的居民来求教，
她都会无私的传授。

2018年1月，来自河南卫视
《华豫之门》鉴宝栏目的三位专家
对彭广素的剪纸作品给予了鉴定
和赏评。《四川党的建设》、《达州
新闻》、《宣汉电视台》等媒体也
对彭广素作了专题报道。

作为民间艺术，剪纸的传承
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这一次，彭
广素极具乡土情怀的作品走进大
学校园，一方面开拓了当代大学
生的视野，让同学们感受到民间
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浓浓乡土中
吸取自身艺术蜕变的养分；另一
方面，也促进乡土文化自信的重
构，增强其内在的自豪与自信。

（龙梦）

81岁民间剪纸艺人彭广素
剪出自己的别样人生

一双巧手，一把剪
刀，几张彩纸。在宣汉
县有这样一位老人，本
着对剪纸艺术的挚爱，
剪出了属于自己的别
样人生。

剪纸作为中国一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悠久，它被称
为刀尖上的艺术。而
在民间，剪纸是评价女
人手巧的标准之一，人
们认为，剪花好的女人
心灵手巧。

4月1日上午，“文
化自信，乡村振兴——
彭广素、杨绍伯民间艺
术展”在四川文理学院
美术馆开展，81岁的
彭广素老人向我们讲
述了她的剪纸故事。

娜娜吓得直往我身边
挪，我轻轻拍拍她的手以示
安慰，娜娜感激地看了我一
眼，目光里竟有一种以前没
有过的清澈。我对她鼓励
似地微笑了一下，又打断了
老人家的话：“那，赵爷爷，
我爷爷当时身上，带着啥子
东西没有呢？”

“一个背老二有啥子东
西嘛？”赵爷爷似乎有点生
气地反问，随又说道，“要说
有，倒也有一样……”

“背架！”我和曹学操几
乎同时喊道。

“对头！”赵爷爷说，“但
那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
嘛！可就怪了，你爷爷后来
一辈子，有事没事的就把它
背在身上，还不许别人碰！

连有时挨批斗，他都还背上！”
平娃子也点着头说：“就是！只是后来祖爷爷他走不动路了，

才不背了。还叫我们，一定要把它藏好！”又对我说：“幺舅你不是
已经检查过了的吗？啥都没有啊！”

我也陷入纳闷中。
娜娜低声问道：“陈总，哦不，伟哥，你们这大山里，真的有那

些鬼呀？”
“咋可能？”我说，“还大学生呢，居然也迷信！”
“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自然现象呢？”娜娜又问。
“这个，特别的？……”经她这一问，我脑子里突然电光石火

般一个激灵，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众人都诧异地看着我。曹学操着急地问道：“明白啥了呀？

快说！”
“天坑！就是天坑！”我大喊道，“我爷爷当初，就是送情报心

切，慌不择路，结果掉进了天坑！”
“哦？”赵爷爷点头沉吟着，一拍大腿道，“有这个可能！完全

有这个可能！那个地方，原本就有一个大天坑的哦！”
曹学操也兴奋地推断道：“他的头脑在天坑里受了伤，不灵光

了，所以后来才变得更莽！”
“走！我们马上去天坑！”
我的建议才一出口，立刻得到全体拥护。赵爷爷也要跟着同

去，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头劝阻，他却发火了，大声吼道：“我不去，
你们咋找得到那个地方？又咋对得起你爷爷的在天之灵嘛？”

于是，我们准备好绳索、电筒和火把，星夜出发了。
在崎岖艰难的山路上磕磕碰碰、走走歇歇地前进着。不知过

了多久，在赵爷爷的指点下，我们终于赶到了那个大天坑。
这个天坑口周围同样被灌木和杂草包围，白天都很难被发

现，更别说黑天了。
我们把绳子的一端绑在地面一棵粗壮的大树上，然后，平娃

子自告奋勇地带头，抓着绳子依次滑落进洞。为安全起见，我叫
娜娜陪着赵爷爷他老人家，留在地面上休息和照应。

这个天坑的洞口虽然不大，下面却还很宽，很深。我们虽然
有绳子的保护，但都在光滑的洞壁上失足滑倒接连多次。可以想
象，如果一个人一脚踩空掉进去的话，将会摔得何等的悲惨。

终于全部下到了洞底。
洞底相当潮湿，有些地方还有淤泥。岩壁上长满了青苔，还

“哒哒”地滴着水。
在电筒、火把，还有手机的照耀下，我们找遍了坑底的每个角

落，却没有任何发现。
看着大家失望的表情，我打气道：“我们都不要急，再找一遍，

慢慢找，仔细找！”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手机快没电了，火把也即将熄灭。
我也感到累了，更关键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失望。于是摇

头叹道：“算了！就回去吧！”
大家都默不作声，开始抓着绳子往上攀。
我最后打量了一眼这个天坑，也迈开脚步去抓绳子。
突然，我不小心踩到了淤泥上，脚下一滑，立刻摔倒在地。
我赶紧用手撑着使劲儿爬起，右手无意中，摸到了淤泥下面

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抑制住“砰砰”的心跳，将那东西从淤泥中，慢慢地拔了出

来。
在火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叶子烟杆。

就是大巴山人常用的铜头铜嘴的竹管烟杆。上面结满淤泥，金属
部分已生了很多墨绿色的锈斑。

平娃子就着岩壁上的滴水，将那烟杆清洗干净。
出了洞口，我就把烟杆递给早就在眼巴巴等候的赵爷爷，让

他辨认。老人家颤巍巍地接过，凑近火光和电筒光，眯起双眼，仔
细辨认着。

“这，这就是肖大汉送给陈莽子的烟杆啊！”赵爷爷激动地大
叫，顿时老泪纵横，仰天哭喊起来，“背时的莽子娃儿哎！——原
来你硬是掉进了天坑的哦！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原来是老天安
排的哦！老天啊老天，你有眼么？——” （二十一）

作者 廖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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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广素和老伴在艺术展上


